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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

忽惊晴空起霹雳，两行热泪肝胆裂。

到今夕，今夕恩师驾鹤去，人去楼空空

寂寂，到今夕，今夕唯有空陈迹，旧日

恩情，情切切!

儿时，我受父亲影响一直喜爱京剧。

直到有一天观看了越剧彩色电影《梁山

伯与祝英台》，一下被那绚烂的艺术所吸

引。多彩的服饰、夺目的布景、醉人心

脾的剧情，更重要的是剧中演员那悦耳

动听的唱腔和情真意切的表演，深深地

打动了我。当时我就对范老师塑造的梁

山伯尤为青睐，虽为女小生扮演，却朴

实无华极具生角阳刚之美，至今刻印在

我的脑海之中。

1954年，我如愿考进了上海市戏曲

艺术学校越剧班。后因倒仓(变声)小

生老师说我不能唱，老生老师吕云甫、

一Ⅸ劈山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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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旦老师项彩莲便把我调了过去。

记得当时吕老师教授我的是《打金

枝》，待演出彩排了，服装才由越

剧院借来。当我拿过衣服一看，驸

马爷蟒袍的领口内写了“范瑞娟”

三字，顿时眼前一亮。心想：啊呀!

且住!这是演梁山伯的范瑞娟老师

穿过的戏服。那时的我虽有些诚惶

诚恐，但又即刻欣喜若狂地将它穿

上，似乎得到了师傅亲授衣钵一般。

或许在那时便感受到老师“衣钵”

里的那一抹余温⋯⋯从此，我便开

始勤奋刻苦、立志向学，盼将来能

像老师那样技艺超群、辉煌卓越!

时光一点一滴流逝，然至今，

老师当年在舞台上的风貌，常能像

电影画面一样流淌在我的记忆之

中。那时项彩莲老师教我《别窑》《杜

十娘》《二度梅》，正值当时袁雪

芬、范瑞娟两位老师在群众剧场彩

排《梅花魂》，可以至现场观摩学习。

我高兴至极，心想有此学习机会一

定要好好学他一番。现在回想起来，

那时我们真幸运，越剧院老师所有

彩排的戏，我们都有幸看到。我是

如饥似渴，像海绵吸水一般立在一

旁认真看，努力记，拼命学。如遇

问题老师也会一一帮忙解答。

其实“文革”之前，我是学徐

派的，徐玉兰老师亲授了我《十一

郎》《红楼梦》《北地王·哭祖庙》

等经典剧目。但直至1973年，接

到周总理指示，我们才从农村干

校回到上海。“文革”浩劫，那近

十年我一直在干农活，没练功没练

唱，而我又生了一场病，身体发了

福，声音也变粗了很多。至今记得

在《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中，我

饰演了周总理的前任警卫员、现任

石油部门的干部，这是我第一次以

范派演绎的人物。当时受到内外行

的肯定，同时也获得了徐玉兰老师

的肯定，她说：“不论你唱什么派，

都要认真传承发展，希望将来能听

到你的史派。”这样结合身体状况，

我正式决定改唱范派。

每次我登门求教，范老师总会

将她很多艺术的“诀窍”传授于我。

老师说：“我小时为了把嗓音放宽

放大，师傅叫我买个老酒甏(酒

坛)，每天清早对着酒坛口喊嗓。

这样多年坚持不懈，嗓子也会打开，

声音自然就变得宽厚了，阳刚了。

但只放不收，是我的弱点。你是男

的，再放大不好听，你过去唱徐派，

能真假声并用，要吸收徐派里收放

的唱法，结合自身条件发挥自己的

长处，形成自己的风格。”老师一

席话，令我茅塞顿开，用开了大窍

形容一点也不夸张。是呀!学流派

一定不能死学要取长补短，善于吸

收并结合自身的条件化用当中。

我也真切感受到了范老师毫无

门户之见的开阔胸襟，她希望我能

广泛学习、博采众长。以后几十年

中，这些老师的“金玉良言”如明

灯般指引着我的艺术道路，直至今

日已是古稀将过，近步入耄耋之年

挂攀上海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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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范瑞娟从艺七十周年专场演出

的我也一直铭记着老师的教诲，并

希望把这些教诲也传给我的每一位

学生。

后来每排一个戏，我都跑去老

师家，哪怕当时她卧病在床，也都

叫我坐在床边凳上为我指导。我把

对人物的分析、唱腔组织一一汇报。

老师总是耐心、热情地帮助我完善，

直率地提出修改意见及建议。

范老师教学生总是严谨认真的。

老师常对我讲，演小生要有阳刚之

气，从表演身段到唱腔、服饰、化

妆处处都要注意，脸匕唇上不要太红，

不沾假睫毛，不戴水钻箍。看看现

在舞台上的好多小生，什么都用上了，

表演矫揉造作，真是不分男女三长

载!老师说的很对，小生就该有小

生的样子，不管是男小生还是女小生，

阳刚之气切不可丢，我想这也是范

派小生艺术的魅力所在。

说到严谨认真，范老师还有个

习惯，演一出戏化妆粉扑一定要扑

到上场前才放下，仔细认真的劲儿，

令人敬佩。排一出新戏时，分析了

剧本后，她对于自己的唱腔要反复

琢磨，设计动作也是反复地去修改

完善。如果我在一旁，她便会问我

这行吗，那样怎么样，这样会不会

好些。就算我说够好了，但她还要

练，不断地完善。

当时上海越剧院决定复排《祥

林嫂》，大会宣布我来饰演贺老六。

范老师即刻找我谈话给我指导。她

全面仔细地把贺老六的人物为我分

析梳理了一遍，把自己对人物的理

解、表演中的心得体会一点点都传

授给我。她特别强调贺老六的老实

不是呆，憨厚不是傻。他是山间猎

户的身份，这是他的特点，所以自

然有彪悍粗犷的一面。《洞房》一

折戏中他怕祥林嫂深夜出走，易被

野兽伤害，为了阻止她便快步奔出，

像抓狼一样，敏捷且有力地把祥林

嫂一下抱进来。《洞房》里的大段

唱有几十句，既要一气呵成，又要

层次分明，注意区分段落，赋予节

奏和情感上的微妙变化。同时，贺

老六不是要去责怪祥林嫂，唱词中

饱含的更多是自叹、自怨、自慨。

从表演行动上来说，动作要充满生

活气息，自然流畅、简朴大方。当

叙述冰天雪地，猎户艰苦作业时，

要善于吸收武生的大动作，形象表

现贺老六彪悍的一面。贺老六当时

三十三岁，深夜，有生以来第一次

与陌生女子相处一室，千万不要直

接去看祥林嫂，而是用耳、用眼部

的余光，去听、去看。待到最后合

唱才与祥林嫂四目相对，再含羞垂

目，低头抱壶。

贺老六临终一场，突闻山里恶

狼拖小孩了。贺老六预感不祥，苦

苦挣扎呐喊，让乡亲们快快救阿毛。

经过范老师的细致教导，又在吴琛

导演和袁雪芬老师的指导下，我像

老师教诲的那样运用戏曲程式技巧

和生活化表演相结合，强烈揭示了

人物当时的内心情感，最后单腿僵

尸倒地。范老师看后大声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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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她不断地帮助和指导我，对

我塑造贺老六提出了很多宝贵的

修改意见，老师的指导可谓画龙点

睛!我深深体会到前辈引领指导的

重要性，要想继承好老师的艺术，

必须认真学习虚心请教，打下扎实

的基本功，这样才有创新发展的基

础。同时，也要像老师说的那样全

面学习，不断地吸收发展，这样艺

术才能不断前进。何为传承、创新?

其实就是演员认真、全面地学习好

老师们多年积累和总结的技艺，打

好基本功，同时又要回到现实生活

中再学习和吸收，从而去发展和丰

富这些技艺，最后能更好地表现生

活。这就是传承!创新!我想这也

是给当下青年演员的启示。

范老师总是严谨认真地教导我

们，同时也不乏鼓励。孔子说：“敏

而好学，不耻下问”，范老师就是

这样的。范老师总说：“你能自己

分析塑造人物、作曲、设计身段，

文武兼备，这些很好，要继续发扬，

全面发展将戏路扩展得更宽，学艺

不可松懈，要一如既往!”艺术上

我比较喜欢创造和“折腾”，常常

会去尝试一些不同的，甚至有些奇

怪的角色，而范老师也时常鼓励我

去多挑战，拓宽戏路。她赞扬我用

范派去演绎金兀术、马伏里奥，创

造了范派花脸腔和小丑腔。她还常

说：“我要向你学习，学你创作的

范派低腔。”知道我获奖，她比谁

都高兴。记得我曾用范派创作的

《唱支山歌给党听》，她仔细地一句

句过堂。之后这段唱得了全国越剧

开篇一等奖。她高兴呀!并破例把

这段唱也归到她出版的范派唱腔集

中。老师就是这样一直鼓励、支持

和帮助着我。

1988年，老师带我们赴杭卅I

举办范派演唱会。当时我要演的是

老师九岁时在农村放牛唱山歌的那

段戏。当时我己48岁，怎么办?

我剃了个桃子头，穿了套小孩的衣

服，设计了一系列放牛动作。老师

看了高兴地摸着我头说：“把我小

时候放牛的情景展现出来了，还吸

收了迪斯科慢动作，这些现代舞蹈

元素和戏曲技巧结合得很好哇!艺

术就是要这样懂得吸收和创造。为

我的演唱会，为艺术牺牲了头发，

剃了这样的头，真不好意思!不过，

蛮可爱的，哈哈!”这些事儿我至

今记忆犹新。

“活到老学到老”，这是老师常

说的一句话。1993年我在台湾演

出《梁祝》。回沪后，老师对我说：

“你的梁山伯很轰动，一句唱，一

个动作，一个表情都有掌声。台北

《中国时报》整版登载了你的照片、

文章。”我说：“他们评论我是正宗

范派小生。这是老师的光环罩着我，

我借光!”老师说：“不!你有自

己的特点，男性对梁山伯的人物理

解比我深刻，体验正确。你的基本

功扎实，有京昆的底子。听说你的

‘回十八’很好，教教我。”我说：

“老师侬折煞学生了。”她要我来遍

看看，我走了一遍。老师说：“嗯!

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丰富了，

扇子功也不错。”要我再来一遍，

又来一遍，一共三遍。老师突然说：

“太难了，不学了，老了学不会了。”

师生二人笑得前俯后仰，我也上气

不接下气，那时我也五十多岁了。

戏曲是言传身教的，生活中的

范老师也总用她的言行引导和感动

着我。我每次去看望老师，尤其遇

到老师住院，总会捎带些儿东西，

这是人之常情，小辈敬老，更是理

所当然。她总讲把东西带回去，不

可买东西来。几乎每次我都快速关

门，落荒而逃。她便高声叫道：“下

次不可，不然，不要你来!”后来

我定居香港，每次回沪也去看她。

老师又讲了：“侬是香港老板发财

了。燕窝虫草介贵的东西送我，我

勿吃的。”我说：“老师侬年纪大了，

身体勿好，应该补补。”她说：“侬

自己也毛七十了自己吃。”我说我

也吃的。我又乘机溜之大吉，她又

大叫：“回来拿回去⋯⋯”

和范老师的故事回忆起来真是

太多太多，这点点滴滴的教诲、关

怀、鼓励和感动也都深深留存在我

的脑海里。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德艺双

馨，说的就是范瑞娟老师这样的。

感念师恩，范韵长存!愿此刻

范老师在天堂笑游，愿范派艺术长

青!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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